
大概是今年6月份前后，长期从事翻译工
作的同事把先治先生介绍给了我。先治先生
是从事东亚文化交流工作的，也是一位活跃的
出版人。有一天，他问我能否将作家殷允岭先
生的的一本散文集译成韩文版，并说在韩国出
版这本书意义重大。我虽在韩国修读过韩国
文学博士课程，也间或做些翻译工作，但因对
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经验不足，心内还是有些
迟疑的。最后，我还是在同事的鼓励下，接受
了这份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说实话，我从拿到
书稿的当天就开始着手翻译了，整个炎炎暑期
都没怎么休息，终于到10月份完成初稿，而后
便投入到漫长的校对、修订工作中。

殷允岭先生是土
生土长的鲁西南微山
湖人，本书所选译的大
部分作品（除了他亲赴
南极考察，撰写的一组
相关纪实、游记之外），
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
的乡土气息，人物形象
也尽为质朴敦厚之人，
无论是对话、还是叙
述，都隐着一股深厚的
儒家文化底蕴。在翻
译的过程中，为了最大
程度地呈现这一特点，
我摒弃了裹挟现代气
息且辞藻较为华丽的
外来词等语言习惯，转
而尽可能使用与人物
形象和乡土场景相吻
合的传统型韩语话语
表达。韩国也是一个
及其看重传统文化的
民族，而中韩两国的传
统，又有着千丝万缕的
内在联系，我相信这本
书的出版，会受到广大
韩国读者的欢迎，同

时，这部作品也是一种高次元的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山东是著名的文化大省，有悠久

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历朝历代名人辈出，管子、
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大家，他们对中华文明
乃至世界文明都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作为译者的我久居齐鲁之地，却并未真正
深入了解鲁西南微山湖和京杭大运河周边的历
史人文，恰好这次翻译弥补了我的不足。这本
书的特色即在于，它充分诠释了“越是乡土的，
越是世界的”的文学观。通过翻译殷允岭先生
的散文作品，丰富了我的人文知识，增强了我对
纯文学作品的理解力。作为一个山东人，我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深感该项翻译工作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的确，山东地区留有太多的文学
宝藏，正等待我们去潜心挖掘，去用心传播，去
真心研读，去用心守护。同时，我也衷心希望文
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可以得到更多关注。

6月中旬，作家殷允岭先生曾热情地邀我
去微山湖畅游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深信
微山湖是殷先生的文学创作之源。他自称“湖
人”，可见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也许他
还考虑到让我去实地考察，会加深我对作品的
理解，有助于手头的翻译工作。遗憾的是，我
因为要参加别的会议，时间有冲突，未能成行。

在翻译过程中，我被微山湖的万顷荷花所
吸引，被鲜活淳朴的人物形象所感动，同时亦
对殷商时代的三位贤人微子、箕子、比干充满
仰慕之心。殷允岭先生是商纣王之兄微子后
人，而纣王的叔叔箕子东渡朝鲜成了韩国的文
化始祖，身为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济宁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的殷先生说，他十分期待这本书能
翻译成韩国语，其内在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深切体会到“田野
调查”对作品翻译是极为必要的，饮微山湖的
水，吹微山湖的风，听微山湖的方言俚语，或许
更能体会到那个场域的深厚的、独特的文化底
蕴。 相信，韩国读者也会像我一样，通过这本
书对美丽的微山湖产生憧憬吧。

毕竟，最感动我的还是作品里的个性化语
言以及那些被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他
们的日常和神情，他们的喜怒哀乐留在文字
里，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时空。我的翻译
就是用另一种文字把这个艺术化的时空平移
到隔海相望的大韩民国，去感动更多的人。通
过这本书，也仿佛让我真正走进了自己期待的
翻译世界和另一种人生阶段。

初稿完成之后，我突然想起了诗人臧克家
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
了，他还活着”。巴西的著名作家保罗·科埃略
也曾对人生价值进行探讨，说过一句意味深长
的话：“他的人生逝去，但他不曾活过”。世上，
有多少人迷失在别人的评价里？又有多少人
挣扎在焦虑、不安、充满竞争的日常里，因而失
去初心，随波逐流呢？希望此书的出版，让读
者在文学的审美愉悦之余，还能油然生出一些
对生活、对岁月、对人生的再度思考，也就是守
住内心和良知，守住人生的底线，以人的姿态
走过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旅。

2021年11月28日于青岛西海岸

《
殷
人
手
记
》
译
后

刘
霞

微山湖畔，生于斯，长于斯，村里有故居，村
外有老林，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纸钱香火。

但是，细细寻思起来，印象中的微山湖一直
是模糊的、陌生的、甚至是遥远的存在。少年时
代看到“摆烂”的老电影就有一部《铁道游击
队》，当游击队员小坡弹起土琵琶，幽幽地唱起

“微山湖上静悄悄……”我也不觉得故事就发生
在自己的故乡。

小时候，只记得村庄东边有一道长堤，堤下
有一条四季分明的大河，河是著名的京杭大运
河，常见全裸的纤夫们喊着荒腔走板的号子，哼
哧哼哧走过。后脊梁黢黑、脑袋向前一拱一
拱。常言说：“有礼的官道，无礼的河道”，也并
不觉得讶异和愤怒。

倒是有一首老歌令人萦怀，每次听到“一条
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
住……”心里就过电一般被感动。

一部分童年的记忆浮在这条河上，比如游
泳、采莲、钓鱼、滑冰，有几个玩伴儿淹死在水里，
让我早早领悟到“死人”是怎么一回事，直面死亡
令人气短。河对岸就是大人们嘴里说的“河东”
了，它由绵延不断的湿地、芦苇荡、鱼塘、河汊子、
红柳、菱角、鸡头米、野鸡、野鸭、野兔……构成，
也有一些在晴朗的晨昏冒出炊烟的萧索村庄，几
十户人家的房屋建在高高的土堌堆上。

对地方史有点兴趣的人大概会知道，微山
湖西岸有一片流域叫做“湖团”。因为晚清咸丰
年间的一次黄河泛滥，微山湖西岸的黄泛区在
大水退后，成了鲁西逃荒难民眼里的“新大陆”。
没几年就平地冒出十八个“团”一百多个村落，从
徐州到济宁，沿着湖堤一溜拖拖拉拉近两百里。
西边一条人为“边沟”，东边一条古运河，近乎把
这一个狭长的客民族群彻底孤立出来。

我就是一个从小长在湖团里的山东人的后
代，并且，祖上与捻军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纠
葛。说话操正宗鲁西口音，把菏泽称为“老家”，
团里的集落复制了老家的乡名、村名，惦记着老
家的祠堂和家谱。一溜十八团亲戚套亲戚，不
是本家就是老表，不是老表就是“干好”，亲家、
把兄弟、连襟、连帖（间接的把兄弟）。说团里人
团结、不打架、不爆粗口，实在是这架打不得骂
不得。籍贯与出生地，对很多人而言，是终生洗
不掉的身份认同。

沈从文终生以“乡下人”自居，在一篇文章
中，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
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
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与哀乐自有他独
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
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
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
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
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走，挨饿、受寒，身体发育
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
点人生经验”。

记得最初读到这段话，实在是喜不自胜，旋
即对自己的“侉头情结”有了一种释然和自洽。

当年铁板一块的十八“湖团”，如今，早就成
了风尘旧事，团民的后代里还有谁“白头宫女
在，闲坐说玄宗”呢？要顺便提一句的是，一向
关注、珍视微山湖文化的殷允岭先生，其实早就
对“湖西历史”心有戚戚焉。2019年10月，《赵
庙村志》出版发行，他欣然赋诗祝贺，诗曰：大泽
蛟龙起团迁，血泪浑凝西大边。冰铁沸水百年
过，赵庙香火已触天。

我抖出来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其实
就是想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微山湖是有隔膜
的，我对所谓的微山湖独特地域文化是缺乏了
解的，在我心中它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直到

我开始喜欢上文学，直到我读完一部以微山湖
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船浜》，而那时候正是中
国文学的“寻根派”最热闹的时期，一下子就冒
出来阿城、贾平凹、汪曾祺、林斤澜、李锐、李杭
育、刘恒……遍地开花。我也尝试过以微山湖
为素材的写作，并结识了《大船浜》的作者殷允
岭先生，那年，我十七八岁，他三十郎当。

1990年代的微山县城，有好多个矜持又孤
高的文学小团体，物以类聚。我和七八个把文
学当使命的伙计们也在那里安营扎寨，亦师亦
友的中心人物就是殷允岭。

那时候，他几乎就是一个免费的写作辅导
员，他家几乎就是一个开放的文学沙龙。他自
己勤奋创作，也诚心诚意提携我们这一波业余
作者。

除了文学，他的个人魅力还表现在吹拉弹
唱的才艺上，表现在乒乓球比赛中一向“独孤求
败”。后来，他的家正式安顿在县文化馆院内，

独门独院的红砖瓦房，那里不久又成了我们啸
聚的窝点，每月都有好几次文学交流的碰头会，
而我是横渡微山湖唯一一个来自湖西的人，嘴
里不吐“嘛”字。

尽管接触频繁，但是大家彼此都守住了自己
的“文学领地”。我们尊殷允岭为师，然而很少有
人能模仿他的语言风格，比如情节设计、叙述手
法和人物对话技巧，这些令我们可望而不可及。

当然，天生才华是不能够被模仿的。殷允
岭给我的影响更多在文学之外，让我这个毛头
小子早一点理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
文章”。这也正应了陆游的那句话：“正令笔扛
鼎，亦未造三昧。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只是，我混过很多年后才明白其中道理。殷允
岭是我为数不多的人生导师之一。

微山湖畔的那些个文学小团体，谁都相信
微山湖是个文学题材的大宝藏。他们写了很多
关于大湖的作品，但是，我总担心过于凝视、过
于执着、过于耽溺，反倒会把大湖变成一个毕生
难以跳出的“窠臼”。也就是说，我眼见大部分
人是“从外向里”写，进去出不来，好比用外家拳
的花拳绣腿练内功。

什么想象力能胜过亲眼所见的十万亩荷花
一夜盛开的壮美？什么描写能捕捉到一个船家
在狂风巨浪中手握竹篙的神情？还有芦苇荡里
的“众生”，船帮上的“日常”，不知传了几百年的

“掌故”，不知唱了几辈子的“渔歌”……
我独觉得殷允岭先生的写作，从一开始就

厚积薄发，是“从里向外”发力，所以才显得举重
若轻。这也难怪他总是自诩为“湖人”，无论从
文还是做官，一生一世对微山湖不离不弃，甚至
将“湖人书屋”建在“槐岛”原型的微山岛上，一
个人在清风明月中、在桨声灯影里写作、思考。
这个湖人的气魄，犹如一派大水，映着日月星辰
的“移”与春夏秋冬的“变”；“南湖秋水夜无烟，
耐可乘流直上天”。

写湖，殷允岭的创作却不拘泥以微山湖为
主题，而是拿微山湖做背景，做铺垫，经营更大
的文学的使命，写命运、写人性，一笔笔记录下

一个时代的“阵痛”。这妊娠一般的阵痛来自微
山湖畔的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家长里
短、喜怒哀乐。

我很喜欢他笔下的人物对白，你一言我一
语，把情节铺展开，灰蛇草线、伏脉千里，用的是
地道的湖人方言，又厚道又机敏、又俏皮又辛
辣、荤腥无忌。他又擅长自己创造、嫁接新生词
汇，从土得掉渣的俚语中拼写出文白夹杂的叙
述语言，自带一种精灵古怪的阅读体验，无需注
脚也能让人了然于心。

我觉得1990年代中期，是殷允岭写短篇小
说的井喷期，发表了《杀牛》《团圆》《蚊变》《蚊
舞》《鹰觞》《大铜炮》等令人击节赞叹的好作品，
在省内外要么发文学期刊头题，要么被转载。
它们就像一通漂亮的组合拳，干净利索，刚劲凌
厉，虎虎生风。

我很怀念这一批集约式发表的短篇小说，
它带给我文学阅读上的审美愉悦，久久难忘，以
至于我在很多年后的2020年，把它们翻译、推
荐给了日本的出版社，在东京出版了《湖人手
记》的短篇小说集。

尽管殷允岭此后的十几年里，陆陆续续写
出《李大钊传》《雷锋转》《焦裕禄传》《孙家栋
传》，甚至远赴南极，完成具有挑战意义的《雪龙
号纪实》，获奖无数，功成名就，但是，我依然坚
信那一行行以故乡微山湖为背景的短小文字，
带着至柔至刚的灵性，直指人心，具有绝对的文
学史意义上的价值。

如文章开头所言，虽然生在微山湖畔，我对
这一片大湖流域的自然与人文，一直带着某种
难以亲近与羞于示好的钝感。我是借着阅读殷
允岭先生的小说、散文、民歌、影视剧本，以及他
操心费力编纂的多卷本《微山湖文化系列丛
书》，才看清楚并理解了近在咫尺的微山湖的文
学价值。

我不太喜欢一个非抽象的、直观的、“百度
百科”式的微山湖，那样的微山湖，曾经日复一
日出现在我贫瘠而单调的童年、少年时代的记
忆里，以至于麻木、惶惑、索然无味。正如《一条
大河》歌中所唱“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
上的白帆”。

今年年初，山东人民出版社向大韩民国输
出了一套旨在增进中韩文化交流的文学图书，
殷允岭先生的散文集《殷人手记》是入选篇目，
并将作为“大外宣”成果，展示于今秋举办的“尼
山国际论坛”。

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里，沾着水灵灵的微
山湖的人文气息，那也是殷允岭最熟悉的故乡
的气息吧？“郗山殷家”是微子的后裔，也是微山
湖最古老、最得势、最生生不息的土著民。不
久，这个正宗殷人的作品集，将飞越山海，像一
朵美丽的睡莲，嫣然绽放于同样是殷人之后箕
子开创的国度。这其中由绪，实在是带着某种
不可言说的人生况味。

如是，为殷人补记。
2022年5月17日于济南

■苗青 摄影

殷人记
闫先治

“丝路书香”中韩文化交流成果之一，济宁
著名作家殷允岭散文集《殷人手记》韩文版近日
在韩国出版发行。5月26日的出版首发分享
会，以线上线下互动方式在济宁举行。

图书出版方韩国大舶传媒出版社中国方面
负责人唐坤、翻译者刘霞、版权输出方山东人民
出版社社长胡长青、东亚艺术基金会法人代表
闫先治应邀出席。济宁市作家协会主席张建鲁
主持分享会。

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

重要方式，文学著作的对外翻译影响宏大而深
远。二十余万字的散文集《殷人手记》，是继殷
允岭《湖人手帖》在日本出版后，由韩国出版社
隆重推出的佳作选。作品描述了美丽的微山湖
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以及厚重、深邃的湖区人
文历史。殷允岭的作品，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
语言风格，都有着浓郁的微山湖地域文化特
色。作品译介国外，充分说明了“文学艺术越是
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

“我的祖先殷箕子，就是韩国的开国皇帝。

我们济宁市和韩国大邱市是友好城市。”殷允岭
在发言中也感谢了“湖与胡”，一是哺育了他并
给予他创作灵感源泉的微山湖，二是胡长青先
生，为出版发行此书做的无私贡献，让人感动。

胡长青先生在交流发言时中表示，殷允岭
先生的作品深邃、有内涵，反映出鲁西南湖区人
民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态度。这不仅是济宁人民
的财富，更是全世界的财富。来孔孟之乡济宁，
就是一次文化的“朝圣之旅”。

闫先治谈到，《殷人手记》一经出版发行，就

引起了强大反响，韩方相关出版社、文化学者、
译者都充满了感情和期待。“我依然坚信那一行
行以故乡微山湖为背景的短小文字，带着至柔
至刚的灵性，直指人心，具有绝对的文学史意义
上的价值。”闫先治说，自己也是从微山湖走出
来的，对湖区充满了感情，更能理解殷允岭先生
的创作过程。他代表韩国出版方负责人，宣读
了对于殷允岭新书的祝福和感谢。

市文旅局、市文联、济宁日报社、济宁广播电
视台等单位和团体代表参加了这次文化交流活动。

殷允岭散文集《殷人手记》韩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岁月霓裳

域外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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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我
乘大韩航空公司飞机
赴日，先飞韩国仁川
转机。俯瞰云下韩
国，海光映上飞机翅
膀。我的思绪穿越了
时间隧洞，遐想那胸
怀天下却又心事重重
的殷商贤人、我的祖
先箕子，是曾经了怎
样的沧海难为之水，
除却了巫山狰狞之云
来此，又做了韩土开
国皇帝的呢！

2012年秋，与济
宁市缔结友好城市的
韩国大邱市议会，一行
十人来访圣地拜孔，我
以济宁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身份行待客之
道，有知识的客人理清
了我与箕子、微子、孔
子渊源，便齐行敬酒大
礼，还朝我胸上项上挂
戴了三串念物。且在
回韩之后，即以“大邱
市议会”的名义给我发
来了邀请信函，殷殷之
情，令人感叹。如果不
因我被批准为“第三十
次南极科考队”正编队员，恰巧在那个时间随“雪龙
号”考察船远赴“长城站”采访，为撰写《雪龙纪实》
一书，我就可以达到访韩之目的。

但是，南极之行却给了我结识韩友更加独特
的机会：在智利最南部小城蒙特，考察队乘美国

“大力神”飞机赴南极乔治王岛的机场上，见另一
队高大健壮、形若中国北方猛男的探极队员早已
待机在侧。董领队向我们介绍：这是韩国考察队
的科学家们。我们互相致意，在机舱各自一侧入
座后，我向挨肩的韩人问好，那年轻人淡然回
礼。我递上名片，他看了一下，递给一位同我年
纪的老者，老者指点着我的名字喃然，我队友译
道：“他说，殷姓在韩国很有意义……”我激动了，
在众人对窗外南极天象、海景的热议中，我与队
友费力地对几位关心殷商文化的韩国朋友讲解
孔子曰“殷有三仁”之一的殷箕子：箕子，商纣王
的叔父，清正贤明。为“违殷衰之运，走之朝鲜”，
而成为韩国始皇帝的故事。韩国朋友显然具有
这段历史知识，热烈讨论的圈子，传染半个机舱。

“大力神”降落在一块大礁石上，珠光宝气的
冰山，凛然群立于岛下的海上。奇异的阳光，将海
面以上的冰体辐射成红色、桔色。而厌氧的水下
冰，又呈现翡翠的玉绿。在海水的闪耀中，宛如极
光的幻觉，光怪陆离。挺胸凸肚，身着白衬衣，燕
尾服，系着金黄领带的“阿德利”企鹅在冰山峰崖，
雪凝的玉座银床上群聚：或双舞或单立，在缓动的
海流中云冠霞帔，享受着天宫、水晶宫的仙福。只
在“大力神”载客来时，才引诱她们一个个爬上岸
来，富态蹒跚，列队参观；看天外人带来的热闹，吵
闹得肥颤颤的海豹打个哈欠，眯起小眼嘟囔半句，
又挺直了身子，复睡那已达一月、二月的长觉去。
新交的韩友帮我通透地欣赏奇景，同在中国长城
站吃过热汤面之后，登上迎接他们的橡皮艇，奔向
纳尔逊海峡那边的韩国世宗站。

我入驻的206房间面海，海滩的雪堰挨上窗
台，一只贼鸥被我喂饲成朋友。更大的幸运是探
秘企鹅岛，一堆企鹅围住我合影留念，更大胆的
乡亲朱宗泉教我骑上海豹肥背，此三项违纪皆被
站长指责。我们漫步碧玉滩，捡拾争奇斗妍的宝
石；我们穿过冰山摇曳、雪峰破裂的纳尔逊岛，参
观了韩国世宗站。

韩国的朋友簇拥着我，指着探极烈士金载圭
的金色塑像，诵读中国队诗人妙星含泪为他写出
的一首震撼极地的叙事诗。

品味这烧烤南极的诗情，看着如塑像、如乡
人般朴实的韩国英雄，我的“韩情”又深深地浸洇
一层。回到济宁，我参观了市人大视察韩国在泗
水县独资创建的大宇水泥厂。我对韩友们特别
的热情引起身边人的好奇，我喜欢他们宴会豪饮
和倾情的“嗨”声，喜欢他们混入湖人之群也难能
区别的形体，而这样亲切的情境竟在2018年的
夏天活现：在微山岛祭拜先祖殷微子的大典上，
灿然涌入一队头饰黄巾的韩国殷人，他们登上八
十级台阶，齐跪于微子墓前，行叩首大礼，其形也
诚，其态也哀，最是那无言的肃穆可赞。从此，我
从寻根箕子一祖的诗性激动，上升到理性的感
动，乃至天性的心恸。之后，我真心实意地鼓励
在韩游学的族家小弟殷允梓：多交韩友，多寻族
裔，与之共研《史记·殷本记》，启发祖以孙贵，孙
以祖亲的文化心理，与先祖亲，与中华亲。他郑
重地点头，眼神里有悟道的承诺。上一个假期他
意味深长地告诉我：朴槿惠是殷氏的外孙女，韩
国尽人皆知，我明白他是用心了。

今秋，做日韩文化交流工作的乡友先治来
访，告诉我说，我的一本散文集已经被山东人民
出版社推荐，为促进中韩文化交流而在韩国出
版，书名叫做《殷人手记》。我悟得这晏晏之中，
先人关怀的天时业已来到，感慨中又吟出一首拱
北的诗：幼猜北斗与家亲，朔方理应称南辰。寻
根箕子开天目，方知同属星下人。

呜呼！
辛丑年九月初三草草于济宁

图为作家殷允岭 ■刘帝恩 摄影

《
殷
人
手
记
》
自
序

殷
允
岭

剑
胆
琴
心

④④①①

③③

①《殷人手记》韩文版封面
②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胡长青
③东亚艺术基金法人闫先治
④韩语翻译刘霞

②②


